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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Due to its unique geographical climate, the Oman region has given birth to a special profession called “water diviner”, who has a 
keen	sense	of	hearing	and	is	good	at	finding	water.	Inspired	by	the	life	and	natural	environment	of	Omani	villages,	Zahran	al-Qasimi	
wrote the novel The Exile of the Water Diviner, which won the 2023 Booker Prize for Arab Fiction. In this novel, water represents the 
great power of the natural world, bringing new life and causing destruction and end, thus forging a deep emotional connection with 
the villagers. The Exile of the Water Diviner	opens	up	a	new	genre	of	fiction	in	modern	Arab	fiction	writing: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natural resources, represented by water, and the harsh natural environment and human lif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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泛灵论视阈下阿曼小说《卜水者的流亡》中水的意象与功
能解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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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阿曼地区由于其独特的地理气候，诞生了一种特殊的职业，名为“卜水者”，卜水者听觉灵敏，善于找水。受到阿曼村庄
生活和自然环境的启发，扎赫兰·卡西米创作了小说《卜水者的流亡》，荣获2023年阿拉伯小说布克奖。在这篇小说中，水
代表了自然界的伟大力量，带来新生的同时又引发破坏和终结，因而与村民缔结下了深厚的情感联系。《卜水者的流亡》
开启了阿拉伯现代小说写作中新的一类小说主题，即以水为代表的自然资源和恶劣的自然环境与人类生活之间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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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卜水者是阿拉伯地区的特殊职业，擅长勘探水源，听

水辩位。阿曼地区常有水资源分配不均的情况，所以发明了

一种名为“法拉吉”的灌溉工程。它实际上是一种自高而低

的人工水渠，利用地势的落差，把水从山区引送到村庄，十

分类似我国新疆的“坎儿井”[1]。一个村庄的“法拉吉”系

统的停摆意味着这个村庄的死亡，而卜水者的职责就是找到

水源，让“法拉吉”复流。疏通“法拉吉”的过程对于卜水

者而言是极度危险的，狭窄密闭的环境、容易坍塌的土质和

突然涌出来的水都很容易让卜水者窒息而死。就是在这样的

环境和背景下，水和当地人民之间的关系始终处于一个复杂

的位置。人类需要水，依赖水，崇拜水，同时敬畏水，害怕水。

2 水的“泛灵”体现

泛灵论，又叫泛神论、万物有灵论，主张天下万物皆

有灵魂或自然精神 [2]。泛神论最初来源于宗教，宣扬万物都

是神的化身，后来演变成了一种哲学思想，引发人们对灵魂

与肉体之间的优先级和依附性的思考。在小说中，水的形式

多样，可以是雨水、溪水、泪水、人们交谈时的唾沫、“法

拉吉”中的渠水，又或者是母亲的乳汁，但不论是什么状态，

水都是“有灵”的，这种“灵”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中。

2.1 终与始之间的过渡
水在小说中最直观的一个身份，便是前一个场景的终

结，后一个场景的开端之间的转换者和见证者。其中一种就

是人物的死与生之间的关系转化：男主人公萨利姆的母亲玛

利亚在意识模糊的状态下，意外坠井而亡，井水夺走了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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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命；玛丽亚死后，玛丽亚的姑妈卡兹娅感受到玛丽亚肚子

里微弱的胎动，将萨利姆从玛丽亚的肚子里抢救出来，用“溺

毙他已故母亲的水清洗新生儿的身体”，水在此时转变了身

份，见证了男主人公的“生”。母亲的死亡和孩子的出生都

与水有关，水参与了死与生这两种状态的转变，预示旧人物

的落幕和新人物的登场，同时也推动了这种过程的转化。

水对终与始的展现出了推动旧人物的死亡和新人物的

诞生之外，还有作为场景之间和情节之间的转换。雨是结局、

是开端，同样也是预示：上一幕玛丽亚下葬，天空突然降下

暴雨，灵柩都快抬不住，雨水在地上汇成小溪，“像是这时

这里涌出了一片海”，玛丽亚的坟墓都被雨水淹没了，待玛

丽亚安葬完毕，暴雨也随之逐渐停止，下一幕便是卡兹娅被

雨声惊醒，冲向正在哭泣的萨利姆。雨，作为水的另一种形

式，非常频繁地用来作为情节之间的“逗号”，进行场景和

场景间，现实与意识间，镜头和镜头间自然的转换：女邻居

艾西娅在赶路的途中遇上下雨，通过水面的倒影开始回忆自

己的过往，回味着她抚养萨利姆时感受到的母爱的美好，以

及萨利姆生病时她的感同身受。雨在此时成为了一种承上启

下的“表现焦点”，将一种维度的生活过渡到另一种维度上，

在现实与现实之间，或者是现实与心理之间来回交替，运用

大量意识流写作手法，如内心独白，自由联想和意识流动等，

通过水作为媒介和精神寄托，寻找心中安宁的一隅之地，形

式上使整段叙述和情感表达丰富灵活，如溪流一般流畅，毫

不间断 [3]。

2.2 爱的流动
这种将水比作爱的情况最常发生在卡兹娅的女邻居艾

西娅的身上。爱和水拥有着一个共同的属性——流动性，作

者常常用水的流动来形容养母艾西娅和养子萨利姆之间的

爱的交换：艾西娅哺乳年幼的萨利姆时，“她的心里下起了

爱的雨”，萨利姆喝奶时的声音，像“甘泉涌水的咕噜声”；

当萨利姆第一次唤艾西娅妈妈时，刚经历丧女之痛的艾西娅

抱紧他，放声痛哭，母爱就像“奔腾着的法拉吉托着船只驶

出水道，不受任何拘束地航行”；萨利姆一直由卡兹娅和

艾西娅抚养照顾，艾西娅母乳喂养了两年，即使断奶之后，

艾西娅也经常来看萨利姆，带他到家里玩，用爱和慈祥“浸

透”他感受到爱的时候如喝饱了水一般畅快舒适，缺爱的时

候便如同缺水一般焦躁难忍。艾西娅初丧女时，封闭自我，

不与村中任何人接触交谈，刚接手萨利姆的时候，常会在幻

觉中听见萨利姆对他说：“在这个世界上，每个人都被安拉

从另一个人的灵魂中灌溉（爱），每个人都渴，直到找到他

们的‘水’，你渴了，你就是我的妈妈。”当艾西娅的丈夫

易卜拉欣接受了村里长老的劝说，离开了村庄寻找新生活之

后，艾西娅便猜想易卜拉欣会不会是因为幼女夭折，父爱空

缺，思念累积，所以他也“渴”了，才会去了别的村庄；许

久未见的丈夫病重，艾西娅在接到来自丈夫对她来自己所在

的村庄照顾自己的要求之后，在前往的路上不停地在做着萨

利姆的小手从水面伸出来求救的噩梦。艾西娅坐在水边的沙

地上，作者此时通过水面艾西娅的倒影和浮游生物的跳动进

行叙事视角的转换，从第三人称的叙事视角变为第一人称叙

事视角，艾西娅回忆着自己抱着萨利姆时的场景，萨利姆学

说话时的含糊，叫她妈妈以及萨利姆生病时她的感同身受，

情景合一，泛起涟漪的水面正如艾西娅现在掀起波澜的内

心，侧面反映了艾西娅在因不得已而离开自己从萨利姆身上

重新获得的母爱的甜蜜之后的痛苦和对萨利姆的思念和担

忧，也代表了艾西娅的灵魂在残酷的现实面前破碎的脆弱和

无助。在艾西娅的观念里，缺爱的感觉就像缺水一样急迫，

这种将水比作爱的比喻，也恰恰体现了艾西娅柔软感性，情

感丰沛，同时也脆弱不安的性格特性。

2.3 原始信仰的具象化
人类和水的关系是世代相传的，水在人心里的根基来

源于人类对大自然的依赖和对伟大的自然力量的敬畏。在生

病的情况下，水是人类最易得、最简单的治疗方法。大自然

是人类药物的创造者，水就是药物之间直接或者间接的混合

物。换句话说，水就是人类躲避残疾和疾病的侵袭，或者寻

求治愈希望的最重要的来源之一。在水面前的沉默和认可是

人类寻求自然的援助或者是内心安宁的尝试，小说中对此最

典型的例子就是：在玛丽亚投井之前，她遭受了很长一段时

间的头疼折磨，而她曾在打水路上偶遇一名陌生男人，给了

她一种粘手的鼻药，并让她就着一杯从叫“苏格马”的树的

树枝上挂着的“胡吉拉”水服用。玛丽亚照做之后，头疼便

神奇地消失了。这是整篇小说中关于水的神奇作用的第一次

正式体现。之后鼻药吸完了，头疼反复，愈来愈重，玛丽亚

后悔没有问到游医的名字和住所，于是她只能选择最原始的

方法，打一桶井水，将自己的头浸到水中，随着头疼的次数

越来越频繁，程度越来越严重，玛丽亚闭气的时间越来越长，

甚至吓到丈夫阿卜杜拉，以为她呛水对她实施抢救。在玛丽

亚生命的最后一段时间里，她的病情越来越严重，她要么

因为头痛昏倒在枣椰林里，要么坐在瀑布下，由凉水冲击她

的头顶，缓解她的头痛。直到最后一次，她在恍惚间分不清

梦境与现实，下到了村庄里的一口井的井底，把头埋进去。

她听见了耳语，听见了井底传来的柔和的歌声和喊着“来啊

来啊”的呼唤声，最后玛丽亚因为身子重松开了绳子，坠入

了井底…再比如艾西娅在照顾生病的丈夫的时候，用手掌舀

水，倒在他的身上，试图用这种方法治好他。水不仅可以治

疗人生理上的疾病，也同样可以治疗人心灵上的创伤。玛丽

亚去世之后，她的丈夫阿卜杜拉虽然肉体还站在人群之中，

但是他感觉他的灵魂已经被玛丽亚带到了山泉淙淙的山谷

里，她牵着他的手，坐在他的身边，为他唱着悠扬的歌，下

葬时的暴雨听上去像是他俩坐在河岸边时河水发出的呼啸

声……阿卜杜拉就通过这种方法躲避失去玛丽亚的痛苦和

悲伤，浑浑噩噩地度过了玛丽亚刚去世的前几天。

水在小说中不仅包治百病，还拥有着某种神奇的通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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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量。在萨利姆尚处于襁褓的时候，由于天花板漏水，雨水

滴满了他的左耳蜗，长大了之后，萨利姆便总喜欢用指腹揉

搓耳朵或是用手指挖耳洞，但这并不是因为耳朵痛或是有污

垢，而是暗示着萨利姆的听觉异常灵敏。当他坐在水的旁边

的时候，他会低下头，把耳朵贴近地面，听岩石内部的回声，

来确定水道、水的长度和水深。另外，在村子里还有着许多

关于水的传说：比如传说有一户人家的凉棚着火，火势渐旺，

一个在当时不满一岁的男孩长大后称自己当时曾看见一伙

男人端着装水的器皿进去救火，火被扑灭之后，人们发现牛

被绑在木桩上，但是却毫发无伤；再比如曾有人因不屑而跳

到“法拉吉”里去，结果“法拉吉”塌方，他被埋了几个小

时后死去；还比如奶少的妇女都会去泉眼边丢糖果，念咒许

愿自己奶水丰富，养活幼儿，艾西娅便做过相同的事。这些

都能体现出村民们的心里，水是未知的伟大自然能量的化身

和具象，给予了人在能力所不能及之处的安全感，因而人们

由衷地敬畏自然，敬畏神灵，敬畏“法拉吉”。

2.4 言论的喻体
中西方文人在对“水”意象的表征中，基本是围绕水

的基本物质属性展开，然后根据相似性、同构性、相似性、

因果关系、类比性、一致性等诸多对应关系激活一系列的概

念域，对水的物质属性进行阐释和扩展 [4]。因此，我们可以

在小说中看到一个非常有趣的对等关系，那便是将水比喻成

人们说出的话。这是因为水和言论的概念矩阵中共同享有广

延度这一概念域，可以不受时空的限制自由延展。

这一比喻可以是褒义的，例如一开始，艾西娅的丈夫

易卜拉欣被村里人形容是一个舌头湿漉漉的人，意思为能说

会道且善于倾听的人；也可以指贬义的闲言碎语，例如易卜

拉欣在正式离开村庄之前从来没有抱怨过村民或者是村庄

的生活，除了回家的时候向艾西娅提及自己快被村民的生活

“淹”死了。“淹”这个字，看上去是指农村生活平淡乏味，

封闭窒息，实则是在暗指村民人多口杂，爱嚼是非，与中文

中形容某人快被“唾沫星子”淹死了有异曲同工之妙；同样

的事也发生在玛丽亚的姑妈卡兹亚身上，由于她“耳根子软，

喜欢听信他人意见，任由流言蜚语侵犯她的丈夫和生活”，

加上村子里的人舌头“很渴”，喜欢说闲话，嚼舌根，谈论

他人私事，于是她的丈夫不堪其扰，选择了离开；还可以是

中性的：当阿卜杜拉把螺丝从地上的洞里拔出，水淙淙地流

淌而出之后，消息传遍了整个村庄，村民们围了过来，此时

“法拉吉”里议论纷纷，吞没了渠里的每一处地方”。这里

使用了双关的手法，既可以指“法拉吉”内新通的渠水，又

可以指渠内沸沸扬扬的议论声。

上述比喻都激发了读者作为认知主体的概念体系内的

百科全书式的概念储存，引导我们对水和言论这两种客体的

相同性进行对比，加深了水最终呈现在读者面前作为“言论”

的喻体的作用，水在农业生产中是必不可少的，正如村民间

的闲话对于农村生活的润色也是必不可少的那样。

3 结语

《卜水者的流亡》尽管构造了一个想象的世界，但是

它基于现实背景，模仿乡村故事的叙事方式，用符号编织故

事，将一个非常典型的贫困阿曼村庄的生活展现在了读者的

眼前。它通过穿插与水有关的细节，通过现实和神话之间的

不断协同，体现了自然元素与人、居住环境和文化之间的关

系的影响，也向读者抛出了一个重要的问题，即如果水这种

赋予生物生命的物质恰好正是他们因稀缺或泛滥，如洪水或

“法拉吉”塌方而死亡的根源呢？小说中的每一个人，不仅

仅是男主人公，都有着自己和水的独特的记忆、情结和痛苦，

萨利姆的父母都因为水而离世，长大后他却成为了卜水者；

其他人也是如此，村民们需要暴雨带来更加肥沃的泥沙和土

壤，丰沛“法拉吉”的储水，同时又因为暴雨和洪水家破人亡，

也许正是由于这样一种世代传承，复杂而又说不清道不明的

关系，人类和水才建立起了如此深厚的情感联系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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